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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香港回归以来，培育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意识备受各界重视。追溯至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学生社团为代表的香港学生群体普遍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认同感。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具体表现在本土意识上升，

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及高度关注香港政制等方面。造成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质变的主

要原因为香港回归谈判启动后港英当局对香港社会的西式民主价值观塑造和外部势力干预。对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嬗变的分析发现，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与引导对青

年学生的认同构建至关重要。当前培育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应重点从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塑造社

会主流价值观及引导学生社团回归本职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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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起，以香港学生社团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群体因其敢言的作风被社会大众视为推动

社会发展与变革的进步力量，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而近年来，香港青年学生频繁出现在反中乱港

势力制造的非法事件尤其是香港修例风波中。据香港媒体报道，截至 2020 年 5 月，香港警方在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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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中逮捕的 8 000 余人中有 40%是学生，且低龄化趋势明显，最小的仅有 11 岁
［1］

。这些情况表明

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意识不容乐观。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逐步恢复平稳发展，以“香港教育专

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和“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为代表的乱港势力得到有效打击与遏制。

但是当乱港势力“硝烟”退散，一个重要现象不得不引起重视，即“参与暴力活动的人主要是愤世

嫉俗的年轻人和大学生，他们的首要斗争对象是特区政府和中央”
［2］

。修例风波将香港部分青年学

生当前在国家意识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下，也让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①
（简称香港“学

联”）和各大院校学生会
②
为代表的学生社团备受社会关注。 

回顾香港学生运动史，发轫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学生社团，最初强调反抗殖民、追求公义，

关心社会、参与社会，认识祖国、回归祖国的立场
［3］

。20 世纪 70 年代，学生参与社会运动迎来高

峰期。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意识发生明显变化：青年学生的本土

意识上升，逐渐认同英美等宣扬的西式民主价值观，并在香港政制改革中与港英当局站在同一立场。

香港回归后，对“民主”的盲目追求导致部分学生社团深陷街头运动，全然不见社团成立之际心怀

祖国、关心社会的初心。可见，20 世纪 80 年代是以学生社团为代表的学生群体国家意识转变的关键

期，对这一时期香港学生社团的研究极具学理和现实价值。 

目前，关于香港学生社团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回顾、总结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

学生运动，主要反映学生社团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学生社团在推动香港社会发展与改革

中的进步作用。二是探究香港回归以来，香港民主进程与社会运动对学生社团的影响，这些研究中

不乏对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反思。从已有成果看，学者普遍认为香港的教育制度存在很大漏洞，尤

其是国民教育的缺失和“去殖化”不彻底，是造成当前香港学生群体国家意识薄弱的主因；也有研

究从“本土意识”“港独”思想等意识领域出发，认为社会思潮对香港青年学生产生巨大影响。既

有研究对香港青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进行了分析，但缺少关注香港学生群体从何时起、受何种因

素影响导致其国家意识发生根本性转变。为此，本文将聚焦 20 世纪 80 年代，以香港学生群体为研

究对象，通过历史梳理与分析，呈现这一时期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变化轨迹，探求现今学

生群体深陷社会纷争的原因，深入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香港学生社团参与社会运动的概况与影响 

 

20 世纪 60、70 年代，家国观念是香港知识阶层推动社会运动的主要思潮
［4］

。在此背景下，香

港学生群体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1963 年以前，香港只有一所香港大学，同时也存在十几间由内

 

 
①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成立之初有 4个会员，20 世纪 60 年代初增至 6 个（会员资格以学生社团为单位）：

港大学生会、崇基学生会、罗师学生会、葛师学生会、香港工专学生会、广大书院学生会。香港“学联”于 1960 年

4 月正式向港英当局注册。其成立之初的宗旨是：对外代表香港学生；推动全港性学生活动；增加同学对社会的参与。

香港“学联”代表会则由各大学学生会选派的代表构成。 

② 主要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岭南大学的各校学生会

（其中，港中大学生会是根据港中大大学条例设立的，其余均是在警务处注册的独立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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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迁往香港的教育界、文化界人士组建的大专学院。自 1949 年香港大学学生会正式注册为合法团体，

香港各专上学院及香港“学联”相继注册成为独立社团。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会及香港“学联”密

切关注香港教育和文化领域事项，先后发起过“文社运动”“中文运动”及香港大学校政改革等。

1975 年，香港“学联”提出“放眼世界、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争取同学权益”的口号，学生社团

的活动开始频繁涉及社会政治议题。纵观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学生社团参与的“保卫钓鱼岛”运

动、“抗议英女皇访港”事件等相关社会政治运动，涉及民生领域的“盲人工潮”事件、“反加价”

运动，反映出香港学生群体关注的领域已向社会及政治层面延伸。香港学生群体开始重新审视民族

身份，重塑对祖国的认识。香港“学联”举办的“中国周”活动及多次发表中国认同声明的行为，

表现出香港青年学生对祖国的关注。然而，由于特殊时代背景，香港青年学生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

政治实体、国族认同不尽全面客观
［5］

，甚至是碎片化的。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学生运动迎来高潮，青年学生群体的国家意识产生微妙变化，这种变化体

现为学生社团中出现所谓“派系之争”。学生社团内部根据社会意识和行动路线的差异，分裂为“国

粹派”和“社会派”。“国粹派”抱有强烈的爱国意识，认为香港应在各方面向内地靠拢，坚持走

“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路线。“社会派”成员们对内地“有太多保留”，不满

于“认中关社”路线
［3］258

，主张开展立足本地社会的运动。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香港学生群体中又

崛起了“自由民主派”，其成员信仰民主、个体自由和基本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念，更注重本土议题。

学生社团内部产生了基于“内地与香港”关系问题的三种不同认识，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变化的表现。 

20 世纪 60、70 年代，香港的学生社团之所以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

内地的政治形势对学生群体有极大影响，同时香港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阶级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

使青年对殖民统治的各种不公义深感不忿。反殖情绪与民族意识的双重影响促使香港学生群体投身

社会运动。另一方面，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影响波及香港学界。在这场源于美国的新左派

学生运动中，反叛青年发动校园与街头运动，并将其态度与不满以流行艺术的方式进行表达，影响

甚广，辐射到了香港学生群体中。可以明显看出，20 世纪 60、7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对国家和民族

有着深厚情感与认同，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腾飞让港人对香港产生更深的“归属感”，但香港

学生群体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依然占据主要地位。 

 

二、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社团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及其意识嬗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香港学生社团在反对日本篡改教科书运动中强烈的民族认同观念，到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关注回归后香港建设中崛起的本土意识，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所谓“自由、民主”

意识的高涨，香港学生群体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不同认知与态度。香港学生群

体国家认同意识的转变有以下轨迹。 

（一）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民族意识浓厚与维护民族利益 

20 世纪 80 年代初，香港学生群体在反对日本“修改教科书”运动和抗议英国所谓“三个条约有

效论”运动中，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意识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强决心。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经济崛起

后开始寻求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其国内掀起了一股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思潮。1982 年 3 月，日本政



2022 年第 2 期 

 122 

府开展“修改教科书运动”，篡改侵华史实，由此引发了“教科书事件”。香港的民间团体及报刊

强烈谴责日本篡改历史的行径。香港学生社团积极配合其他民间团体展开行动，以示威游行和递交

意见书等方式予以谴责。1982 年 8 月 5 日，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委派三名代表到日本驻

港领事馆，表达香港学界反对日本政府文部省篡改侵华史实的意见
［6］

。次日，香港大专院校举行公

开集会，抗议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8 月 23 日，香港“学联”发表《致全港市民书》，强烈谴

责日本文部省下令篡改历史事实。港大学生会发起“血书运动”，500 余人的献血现场打出“滴血成

书、不忘民族苦难，众志激昂、历史岂容篡改”标语，以此请求中国政府向日本施压。9 月 18 日，

160 多个团体举行了香港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九一八”事变纪念集会，约三万香港市民参加。反对

日本篡改教科书引发的学生运动，是香港学生群体葆有强烈民族情感的真实写照。 

香港学生群体深厚的民族意识还体现在中英谈判之际，学生群体对英方否认历史不平等条约表

示强烈反对。上文谈及的所谓“三个条约”分别是：1842 年《南京条约》，1860 年《北京条约》，

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982 年 9 月 22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参加中英谈判时公开表

示：“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在双方未同意作出其他安排之前，英国将依条约

处理香港问题”
［7］

，英方以此为所谓法理依据企图保留 1997 年以后对香港的治权。此番言论引发了

香港学生社团的抗议活动。9 月 26 日，香港浸会学院学生会时事委员会发表声明强调，《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都是不平等的，应予以废除，更从国家统一的高度提出“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人民的

神圣职责”
［7］

。次日，香港“学联”下属的多所学校学生会采取集体抵制行动，拒绝派代表出席总

督府为英首相举行的招待会。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能接受

英国首相（向北京提出）‘修改’条约的建议，这样等同于承认这些条约，无疑令我们的民族尊严

再次受损”
［8］

。学生代表在英国首相招待会场外高举“反对不平的条约”“侵华条约不容肯定”标

语进行示威和抗议。 

香港学生群体在上述活动中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意识，尤其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对外事件中

以实际行动展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坚定决心，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是自香港各校学生会成立以

来便延续的精神内核。 

（二）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本土意识上升与关注政制建设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香港学生群体的认同意识发生微妙变化，本土身份认同成为学生群体思考

问题的出发点。在香港“前途”确定后，青年学生群体对香港未来建设展开热烈讨论，是其本土意

识上升的突出表现。这种群体意识的转变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已初现端倪：由香港“学联”举办多

年的“中国周”在 1982 年停办，取而代之的是 1983 年开始举办的“香港周”，目的就是让青年群

体了解并参与本地事务。同时，学生社团将工作方向调整为“建设香港民主”，揭开了学生社团参

与香港政制建设相关社会运动的序幕。 

中英谈判期间，当部分香港社会上层鼓吹英方提出的所谓“主权换治权”主张时，青年学生们

表达了对中央政府政策的认同和信心。在所谓“主权换治权”行不通的情况下，英国转而围绕“高

度自治”做文章，以所谓“最大程度的自治”来曲解“高度自治”的内涵。这一点迷惑了香港青年

学生的“神经”，使学生群体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取得香港所谓“最大程度自治”的问题上。1984

年 4 月 16 日，香港大学学生会发表的《香港前途宣言》指出：香港前途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保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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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稳定、繁荣与尊重市民意愿为大前提。香港大学学生会还提出包括“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由本

港全体市民选举产生”，“香港应逐步推行民主化以过渡至高度自治的民主政体”等香港政制改革

的原则
［7］173

。1984 年 7 月 22 日，香港“学联”、港大学生会、港中大学生会和浸会学生会，参加了

由 43 个民间团体组成的“代议政体绿皮书研讨联席会议”，并发表统一的意见书，要求香港政制改

革应以“直接选举，还政于民”为目标。1987 年港英当局公布《1987 年代议政治发展检讨绿皮书》，

企图快速推进代议制改革。港英当局不断向香港市民灌输“自治”理念，让学生社团对香港政制模

式产生超出现实的设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造成香港学生群体的本土意识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飞速

发展导致港人出现“在地化”心理；二是港英当局在文化教育、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涉。这一时期，

港英当局进一步在教育领域深化所谓“去政治化”和“去中国化”，如 1981 年颁布的《学校德育指

引》对于“国家”“民族”只字不提，将德育教育限定在“灌输知识，传授技能”
［9］

层面。同时，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授意于英美的政治团体，将学生群体关注的焦点引向建立所谓“民选制度”。 

（三）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所谓“民主意识”滥觞与盲目参与社会运动 

20 世纪 80 年代末，香港学生群体陷入对所谓“民主制度”的过度推崇，盲目参与到一些社会运

动中，这其中还受到外部势力的蛊惑。香港学生社团在这一阶段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学生群体表现出对西方所宣扬价值理念的片面认同。20 世纪 80 年代中

后期，香港社会各界就政制改革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学生群体在由英美主导的社会舆论中浸熏多

年，逐渐接受并认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但由于缺乏对香港社会及政治的深层次分析，以及

对英国所谓“改良”殖民统治的清醒批判，青年学生群体不假思索地接受西方宣扬的民主价值观，

简单地将所谓“全民普选”与“民主制度”画上等号。学生社团在所谓“自由”“民主”意识驱动

下参加政治运动，从根本上偏离了学生社团“关心社会发展、争取同学权益”的宗旨。 

其次，外部敌对势力控制和操纵香港学生社团活动。美国政府向来重视通过文化教育手段掌控

意识形态，采取所谓“学术交流”等方式拉拢香港学生社团。20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通过所谓“福

布赖特交流计划”及所谓“学术研讨会”，安排部分香港学生代表访问美国，以求促进“了解”
［10］

。

美国在香港地区运作的“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选择性地向香港学生社团提供资金支持，

并扮演将所谓“学生领袖”引荐给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官员的“中间人”角色。美国与香港之间的

所谓“文化交流”不仅为让更多青年学生接受美国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等现代化理念，更为培养

一批亲美亲西方，且在校园内具有影响力的所谓“学生领袖”。香港地区一些学生社团在一些政治

运动中暴露出有目的、有组织的特征，实际体现的是在幕后不断引导、利用学生的外部反对势力的

意志。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学生社团为代表的香港学生群体对国家和民族有强烈认同感，同时伴随

着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愤恨情绪。但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香港学生群体在思想意识领域出现明

显变化：首先，青年学生群体的“本土意识”逐渐增强；其次，香港学生群体受港英当局“洗脑赢

心”工程及美国“民主输出”的影响，对其宣扬的西方价值观逐渐深信，形成了片面的“民主”观

念。香港学生群体的认同意识变化受到港英当局统治策略以及美国对港政策等内外因素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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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香港学生群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呈现复杂的认同局面，是主观意识受客观环境影响的体现，不

仅被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还映射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在香港这一特殊场域下的碰撞与交锋。20 世

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本土意识共存且不平衡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在社会运动中表现出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本土意识交织共存的

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与内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较少，造成了香港同胞对内地

复杂、模糊的情愫。这种情愫的产生，一方面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延续的体现，另一方面是港英

当局实行“去政治化”教育导致学生群体缺乏国家概念的后果。本土意识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

乡土观念”
［11］

，却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发展成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主流。在复杂意识形态影响下，香港

学生群体在思想上呈现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本土意识互相交织的状况。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促使学

生社团参与到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中，受这种认同影响的学生运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 

香港学生群体意识的另一个特征体现在其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本土意识的不平衡发展。20 世

纪 80 年代中后期香港回归祖国已定，港英当局快速推进所谓“民主化”政制改革，吸纳受英式教育

和认同西方理念的精英参与政务，企图让香港成为实际的政治实体。部分港人在此情况下沉溺于脱

离实际的民主幻想，他们对即将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港人治港框架的期待，更多的是追求香港在中

国政制中的独特地位与“高度民主自治”。学生社团在强烈的“主人翁”心态与高涨的论政热情推

动下，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希望推动建立其期望中的香港政治体制。然而，学生社团对某些政治问

题的理解片面，无论是主张“一人一票”进行普选，还是盲目参与政治运动，都是学生社团在政治

上激进而幼稚的表现。 

（二）资本主义制度与西方价值观被学生群体所接受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价值观由反抗到认

同的转变。香港学生社团诞生之初，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与殖民统治强烈的厌恶和反对。如 1978 年 3

月 4 日，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里的一篇文章提到，港英当局统治下的香港“明显地就是一

个政治垄断、经济剥削，而又意识腐朽的社会，普罗大众都是无时无刻地在资本主义及殖民主义的

压迫下挣扎……”
［12］

。这一时期香港学生群体对英国殖民统治普遍持不满的情绪和态度，但这并未

阻碍香港学生群体接受资本主义理念及其价值观。这种意识变化不是短时期内形成的，而是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港进行所谓“民主输出”的结果。冷战期间，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前提制

定对港文化政策，以期将美国政策意图“有效传递”给目标群体。以美国中情局扶植的“亚洲基金

会”为例，该机构作为推动亚洲反共活动的所谓“领导机构”，在香港主要通过文化出版及学术交

流来影响青年学生思想意识。20 世纪 50 年代起，“亚洲基金会”从出版业起步，创办了一批集研究、

创作、出版、发行为一体的出版社，试图掌握主流话语权。当时在学生中较有影响的《中国学生周

报》《大学生活》等均由“亚洲基金会”旗下友联出版社发行。1952 年，“亚洲基金会”创立了由

其全资赞助的“孟氏教育基金会”，更通过资助教科书项目为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提供具有“现代

教育理念”的教材。如有的学者所言：“亚洲基金会对香港中文大学的真正影响或许应当归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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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保存中国传统，实为宣传美国‘文化自由’观念。”
［13］

 

美国对掌控青年学生意识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亚洲基金会”仅是其“民主输出”的典型个

案。据统计，1954 年至 1978 年，“亚洲基金会”从美国政府得到的资金大约为 1.58 亿美元
［14］

，用

于香港地区的经费不断递增。经过长达 30 年的渗透与发展，美国的所谓“民主输出”推动资本主义

制度及西方价值观为学生群体所接受。学生群体中有部分人士洞悉了美国上述举动的目的，并警示

道：“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更在香港、台湾设立文化机构，或收购文化机构及刊

物，进行歪曲新中国事物的宣传进而制造新中国的恐怖景象。”
［15］

但当时更多香港学生还是受到潜

移默化的影响并发生意识形态的改变。 

（三）学生运动深受社会政见团体影响及政治化程度加剧 

20 世纪 80 年代，学生社团被集中涌现的政见团体裹挟着加入到所谓“民主政制”激论中，加深

了其政治化程度。在中英谈判后期，香港涌现出一大批政见团体。如 1981 年，以大学教师及部分报

社编辑为主要成员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成立；1983 年 1 月，一批从事教育、新闻、工商等专业工

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注册了“汇点”有限公司；同年，另一批香港青年成立“新香港学会”。此外，

还有太平山学会、民主民生协进会、香港观察社等相继成立。这些政见团体的兴起受到香港“前途”

问题、区议会选举、中产阶级对社会归属感、本土意识增强的影响
［16］

，他们的共识是所谓“无论香

港主权归属均应该实行民主”
［17］

。英方的舆论造势诱使学生社团在政制改革问题上与政治团体态度

一致。其核心观点主要包括：赞成香港回归，应建立香港高度自治的港人治港政府；现阶段发展代

议制，提议尽快实现直接选举；未来可推行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等。学生社团不仅在观点上与政见

团体相似，在行动上也多有配合。 

上述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众多政见团体的成员本是各大专院校毕业生，天然地与学生社

团存在广泛联系；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等势力在背后推动学生团体与政见团体合作。“亚洲基金会”

甚至直接组织和联系学生社团的活动。这开启了学生社团与其他社会团体尤其是政见团体密切相连

的时代。1991 年香港立法会开放直选议席后，部分政见团体整合为参政团体进行参选，加深对政制

改革的干涉；学生社团亦步亦趋，开始视推动香港民主和政制改革为己任，试图通过非制度渠道解

决问题。香港学生社团运动的这一特点及变化，为其在后来社会运动中的非理性行为愈演愈烈埋下

了伏笔。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社团将目光集中在香港本土。香港青年学生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对

国家的积极认识和炽热情感，转向对本土身份的自我加固和对西方民主的盲目追捧。学生群体的意

识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其影响因素除了香港自身经济社会状况，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领域

的重构，即港英当局的“洗脑赢心”工程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国势力的干预。自 20 世纪 90 年起，

美国在香港青年学生中的渗透变本加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公开资料显示，1994 年至 2018

年其在港项目的总投入超过 1 000 万美元；每逢香港发生较大社会波动之际，其在港活动资助数额

便会激增
［18］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的“香港美国中心”“香港民主研究所”等机构，通过参与

编修通识教育教材、发表所谓“学术成果”和提供实习岗位等方式，不断向香港学校和师生渗透。

多年来，外部干涉势力已在香港高校培植出影响学生社团的代理人，如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

“港独”组织头目罗冠聪等。2019 年 12 月，中国对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内的 5 个美国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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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进行制裁，进一步铲除了这些“毒瘤”。 

 

四、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嬗变的镜鉴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嬗变，表明政府在教育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

和引导对青年学生认同变迁影响重大。时至今日，缺乏完整国民教育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

干预、西化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等影响因素依然存在。所幸，2019 年以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对

社会整体进行刮骨疗毒，极大肃清了香港青年学生所处的教育和舆论环境，为青年学生重塑认同意

识、学生社团回归本职提供了契机。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嬗变，对新时代全

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加强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以下镜鉴。 

（一）净化教师队伍，肃清教育环境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灵魂和关键，对教师的管理和培训是肃清教育环境的主要抓手。20 世纪 80 年

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变化受教育环境的影响巨大。回归后，香港教育根基未变，教育环

境乱象丛生。比如，长期参与反中乱港的“教协”在学校和教师中产生很大不良影响。《香港国安

法》实施后，“教协”因国安法的效力而宣布解散，这给净化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建设营造了有利

局面。香港特区教育部门需要改变以前只注重对教师的文凭与专业技能要求而忽视其“爱国爱港”

基本价值取向的做法。香港特区政府应对教师的资质与操守有明确要求，强化师德建设，加强教师

责任意识和专业素养，确保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的观念引导。香港特区政府已于 2021 年 11 月宣布

公营学校新聘任教师《基本法》测试要求，迈出净化教师队伍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香港特区

教育部门还需大力推动香港师生到内地学校的交流互访，形成教育互学互进，使香港学生得以直观

了解国家政策与社会状况。在学校教育中，教材是施教的载体，对学生认知起到重要作用。香港特

区教育部门应详细制定对教材编写的标准与审查，杜绝使用扭曲历史、价值导向错误的教材。此外，

向学生灌输错误甚至过激思想的不良教师应受到监管和严惩，决不允许别有图谋的教师将学生作为

政治牺牲品，为学生营造一个清朗的教育环境。 

（二）普及国民教育，打破外部干预 

完善国民教育体系是培育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香港回归以来，学校教

育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国民教育课程和体系，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开设无统一教材评审和监督的通

识教育科。通识教育科出现过分聚焦政治议题、强调二元对立等问题，其对香港学生群体造成的恶

劣影响不断暴露。为改变这种情况，2020 年以来，香港特区教育局相继宣布改革通识教育科、公布

《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推行国家安全教育、将国旗和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拓展《宪

法》《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相关法制教育，培育青年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此外，要防范外部

势力以所谓“民主输出”为目的、披着“学术交流”外衣的渗透。随着干扰香港教育的外部势力浮

现在社会大众面前，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对个别机构实施制裁，从源头上切断外部势力向学校渗透。香

港教育主管部门应考虑高校师生学术发展需求，为学界搭建有益的学术交流平台，提供学术合作机会，

统筹教育领域官方或非官方的互动，注重与内地开展教学合作和学术交流。要建立健全国民教育体系，

推进教育“去殖民化”进程，全过程培育香港学生群体的国家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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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主流话语机制，引导主流价值观念 

任何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必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且反映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流价

值观及社交媒体对学生群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年来，香港所谓“民主人士”及西方媒体已经

形成了一套自洽的话语逻辑，通过话语蛊惑带偏学生认知，破坏内地与香港关系。要彻底扭转此种

舆论形势，香港特区政府应当全力建构主流话语体系，积极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首先，香港特区

政府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要秉持实事求是态度，从学理上溯本清源，为大众还原真实中国，正确解

读中央对港政策，理性分析内地与香港关系，将研究成果以大众化方式向民众呈现。其次，香港特

区政府应从法理层面应对反对势力煽动性的价值误导。香港特区政府需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严禁

企图颠覆政府、威胁主权的话语传播行为，净化社会舆论环境，运用政府传播的优势建立起爱国爱

港的主流话语机制。再次，香港特区政府需积极呼吁并监督新闻媒体恪守公正报道职责，从客观、

正面的角度引导香港民众对国家政策、民生问题和国际社会的认识，建立起民众了解国情的有效渠

道。最后，要注重新媒体技术发展趋势，发挥新媒体宣传优势，研究并确立针对香港学生群体乐于

接受的宣传方式，扩大主流话语传播受众面，占领社会主流舆论阵地。 

（四）发挥学校管理职能，推动学生社团回归本职 

学生会作为学生群体的代表，其发展与动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生群体的内部情况，应予以重

视。作为独立的注册社团，香港的众多大学学生会原本应更好地为学生群体服务，但一些学生会逐

渐偏离本职，成为搅动校园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香港国安法》施行以来，在遏制反中乱港势力

的颠覆活动和犯罪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消除了香港教育领域的“毒瘤”。香港大学、香

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岭南大学等纷纷与学生会“割席”，不再为学生会的

出格言行“买单”。2021 年 10 月 7 日，在修例风波中利用校园作为乱港宣传平台的香港中文大学学

生会宣布解散。这表明《香港国安法》对反中乱港的学生组织起到了威慑作用。接下来，充分发挥

学校对学生事务的管理职能，引导和规范学生社团回归学生事务、服务学生群体，成为香港教育部

门和各高校的当务之急。一是校方可根据学生事务管理需求，成立由学校负责指导的学生会，作为

学生与校方沟通的桥梁，及时表达学生诉求和组织文体活动，开展配合学校发展的学生工作。二是

鉴于香港学生会的社团性质，学校可在保证其独立性前提下，对学生会在校内的活动进行规范，明

确学生会的职责范围和行为准则，要求学生会活动遵守校规校纪。要引导学生会完善学生事务自治

制度，支持学生会在教学科研、校园管理和学校发展工作中发挥合理作用。简而言之，香港学生社

团仍然在学校和社会扮演一定角色，但不能以校园作为政治宣传平台是必须遵守的底线。 

 

五、结语 

 

香港学生群体向来葆有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认同，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甚至更早时期的反英、

抗日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现今香港学生群体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却暴露出香港存在的社

会与教育问题。其国家认同意识变化的原因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学生社团的活动中窥见。影响香港

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转变的因素，除却资本主义发展和回归程序启动两项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些

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这就是西式教育制度移植、价值体系塑造和强势舆论传播等敌对势力为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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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生群体而采取的手段，使西式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逐渐被香港学生群体所接受。时至今日，

当初影响香港学生群体的种种因素仍未完全消失。香港特区政府应切实考虑青年学生群体的时代特

点与发展需求，重点从教育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着手，建立起一个由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共同协助

的认同培育机制，切实提高香港青年学生的国家意识与爱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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